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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家乡
——— 记忆中的高埠村

◎秦学忍

  当岁月的风拂过记忆的田野，总有一个
名字带着泥土的芬芳与溪水的叮咚，清晰如
昨——— 那就是生我养我的高埠村。它像一幅
褪色却依旧温暖的老画，静静挂在时光的长
廊里，每一笔线条都藏着儿时的嬉笑与少年
的凝望。

两两条条河河：：流流淌淌的的童童年年乐乐园园

  村子依偎在两条河的怀抱里，像被两条
碧绿的丝带轻轻环绕，东边是白杨河，西边
是青龙沟。白杨河的河堤又高又宽，像一条
卧在村边的土黄色巨龙。平日里，它总带着
几分温柔，河中间只有一两米宽的溪水潺潺
流淌，清可见底，偶尔有小鱼摆着尾巴穿过，
我们便光着脚丫追着鱼影跑，溅起的水花打
湿了裤腿，却笑得比溪水还欢。可一下大雨，
它就变了模样：浑浊的河水从上游咆哮而
来，水面“唰”地漫到堤边，浪涛拍岸，发出
“轰隆隆”的声响，我们趴在堤上看洪水奔
腾，既害怕又兴奋，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壮观
的景象。

  西边的青龙沟没有河堤，却多了几分野
趣。平时河水不多，河床里长满了杂草野菜。
放学后，我们相约几个小伙伴提着小竹篮，
到这里割猪草、挖野菜，顺手在沙窝里摸几

只张牙舞爪的小螃蟹。夏天的傍晚，大人们
在河边洗衣说笑，我们就脱光衣服跳进水
里，像泥鳅一样乱窜，直到夕阳把河水染成
金红色，才被妈妈扯着耳朵拽回家，身后留
下一路湿漉漉的小脚印。

围围子子墙墙：：斑斑驳驳的的时时光光城城堡堡

  村子周围大部分保存完好的围子墙，是
我童年最神秘的“探险基地”。它宽约三四
米，高七八米，泥土夯实的墙体上长满了杂
树、荆棘和半人高的野草，像给村子披上了
一件绿色的绒衣。墙外有一条宽十几米、深
一两米的沟，大人们说那是“护城河”，可我
从没见过水。沟里种着青麻和蓖麻子等多种
植物，绿油油的叶子在风中摇晃，像是在对
我们招手。

  我最爱和伙伴们爬上墙头。北门还留着
几块残破的基石，我们踩着石缝往上爬，坐
在墙头上眺望远方：田野像绿色的地毯，炊
烟在村里的屋顶上袅袅升起，偶尔有几声狗
吠从胡同里传来。我们在墙上追逐打闹，摘
下野枣塞进嘴里，酸甜的汁水混合着泥土的
气息，那是童年最原始的味道。有时被荆棘
勾住衣角，或是不小心摔进沟里的蓖麻丛，
惹得满身红疙瘩，却依旧乐此不疲——— 围子

墙就是我们的城堡，而我们，是守护它的小
骑士。

工工字字形形街街巷巷：：整整齐齐的的棋棋盘盘画画卷卷

  村子的布局像一盘精心摆放的棋局：南
北主街是“棋盘”的中轴线，东西两条街横向
铺开，构成一个上下出头的“工”字形状。南
北主街出头的地方，零散地住着些人家。
“工”字中间，主街两边，七条整齐的巷子（我
们叫“胡同”）像琴弦般排列，东边三条，西边
四条，每一条都藏着故事。

  胡同的两头都有高高的台阶，气派的大
门一户挨着一户。青石板铺成的台阶被岁月
磨得很光滑，雨后泛着水光，倒映着灰瓦白
墙和探出墙头的石榴花。我总爱光着脚在石
板上跑，听脚丫敲击石板的“啪啪”声，像是
在弹奏一首轻快的歌。偶尔有牛车从主街经
过，车轱辘碾过路面的声音，惊飞了檐下的
麻雀，也惊醒了胡同里午睡的老猫。

六六大大门门：：家家门门口口的的““滑滑梯梯””与与时时光光

  我家住在主街西边第一条胡同——— 六
大门。大人们说这名字的由来没人说得清，
但在我心里，它就是全村最神气的巷子。从

胡同里面看，一排排整齐的房子不是很高，
如果站在主街上看，一色的青砖白灰砌墙，
高高矗立的房顶，有两层楼那么高，很是壮
观。胡同口的大门早已破败，只剩两根高大
的门柱挺立着，门柱上那个放门栓的圆洞，
我们总爱伸手去摸，想象着当年门板紧闭时
的威严。

  门前的八九级台阶是我的“专属滑梯”。
青石板铺就的台阶被几代人的脚磨得光溜
溜的，两边有护栏作用的石条，更是光滑如
镜。放学后，我背着书包“噔噔噔”跑上台阶，
坐在石条上，再“嗖”的一声滑下去，石板的
凉意透过裤子传来，屁股磨得发烫也不管。
有时和伙伴们比赛谁滑得快，台阶上便充满
了“哈哈哈”的笑声，惊得门柱上的麻雀扑棱
棱飞走。夕阳西下时，台阶上会坐着几位老
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我们就趴在石条上
听，直到暮色把胡同染成深蓝色，台阶的影
子拉得老长，像时光伸出的手，轻轻托着我
们的童年。

  如今，我早已离开高埠村，可梦里总还是
那条流淌的白杨河、那堵爬满野草的围子墙、
那个光滑的石板台阶。高埠村，它不只是一个
地名，更是我心中最柔软的角落——— 那里有
泥土的芬芳，有溪水的清澈，有伙伴的笑声，
还有我再也回不去、却永远温暖的旧时光。

咏昌乐蓝宝石

◎范黎青

晶辉绽碧出营陵，照眼长空万里澄。
不与李桃争艳色，坚贞独抱玉魂凝。

昌乐蓝宝石

◎丁诚忠

地火锻成刚玉魂，蓝晶冷焰帝王尊。
亿年光耀方山谷，四海客登昌乐门。

云推开天窗
聚了散，散了又聚
与树冠用第三只眼对望

风起时，叶松开枝的手
在空中旋舞，回归大地
不知来年是否还会在此相认

秋色洇开长街
霜，是岁月凝滞的白

迟桂与雏菊，误读了时序
在霜的边缘，一起绽放

我独坐廊前
收集风声与光的叹息
看它用褪色的笔
为我临摹最后一卷狂草

一合相，让一段旅程归一
枝与叶是暂时的偎依
待来年——— 沉泥从酣梦中，吐出新绿

落叶
◎高琳

  入暮彤云驰孟冬，子夜琼花舞半
空。隔窗吸眼瞳，起身吟望中。
  梦里浑知梅绽红，醒后先闻竹折
弓。陌白呈玉容，雪平留兽踪。

【越调·凭阑人】

入冬第一场雪
◎辛永金

  凝雨蹁跹水上无，玉絮欣然草上
舒。铺开冬日图，写来春日书。
  窗外银沙迎面呼，桌上清茶伴墨
涂。板桥衙外竹，沁园春内珠。

【越调·凭阑人】

寒冬雪
◎王树平

  今冬这一场初雪，来得是恰好的，它填
充了人们急盼的心情。几日沉沉的天色，却
又从那云的薄处，渗出些微朦朦的白光来，
像一块未经琢磨的碧玉，温润地笼着大地。
雪便在这静穆里，悄悄地，试探地，撒下些
碎屑似的霰。渐渐地，霰密了，成了片，不再
是飘，而是悠悠地、无休无止地落下来，落
下来。
  我记得少年的雪，是在农村老家。那雪
是豪横的，莽撞的，带着北国风沙磨砺过的
性子。一夜之间，便能将天地泼成一个毛茸
茸的、无边无际的银白世界。我是不怕冷
的，从暖烘烘的屋里冲将出去，像一匹挣脱
了缰的小马驹，跑过大人们早早铲出的小
道，径直扑向铺满棉絮般的空场，雪是那样
的厚，那样的松软，双脚跳起直闯下去，“噗
嗤”一声，便没到大腿根，在身体摇晃中留
下一个深深的、边缘清晰的窝。打雪仗是最
寻常的，原本寂静的街巷渐渐热闹起来，各
家的孩子倾巢出动，雪团捏得瓷实，隔着巷
口的土墙，朝着有声音的地方，抡圆了胳膊
掷出去，在空中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撞在
谁的棉袄上，或脖颈里，或一顶帽子的上
面，碎开一片欢笑与尖叫。那时的雪，是满
溢的，是丰沛的，带着一种天真的挥霍，仿
佛是天地间取用不尽的、专供少年欢娱的
物料。那雪的滋味，是清冽的，带着一股冰
滑的、近乎甜腥的泥土气，灌进喉咙里，爽
得人浑身一激灵，那生命力便愈发地旺了。
  青春的雪，却是邂逅在江南了。江南的
雪，是矜持的，羞涩的，仿佛一位才情初绽
的少女，含着欲说还休的心事。它往往下在
夜里，等你清晨推开窗，才惊觉世界已换了
淡妆。屋瓦上薄薄地匀着一层，像是筛过的
精粉；枯草的梢头，缀着一点点晶莹，颤巍
巍的，风一过便要坠下来似的。最妙的是那
河畔的垂柳，千万条细枝裹了素绒，沉沉地
垂着，静对着墨绿的水。水面是静的，雪花
落入水里，倏地便不见了，只漾开一个极小
的、几乎看不见的圆晕。那时节，差旅在外，

心里常是满的，装着些渺远的诗、未竟的
梦，和一张在雪里格外分明的、画满六出冰
花的少女的侧脸。这雪，便成了最好的衬景
与寄托。它不厚重，却缠绵；不凛冽，却清
寂。走在这样的雪里，脚步声是沙沙的，轻
悄悄的，仿佛怕惊醒了什么。那雪的意趣，
是沁着水意的微凉，是“晚来天欲雪，能饮
一杯无”的怅惘的期待，也是一种美的启
蒙——— 原来天地间除却姹紫嫣红，更有这
般素净到惊心动魄的好颜色。
  眼下的雪，便是中年以后的雪了。它不
再与什么剧烈的嬉闹或缱绻的愁思相干。
只是看着，看着它从不可知的高处，从容不
迫地、一片接着一片，来奔赴这大地的约
会。落在老松的针叶上，便稳稳地歇着，将
那苍青点染成斑驳的灰白；落在小区院中
那口废弃的石缸沿上，堆积起一圈白玉似
的环；更多的，是落在那空了许久的花圃
里，将枯败的枝叶与萎黄的土，温柔地掩盖
起来，许诺着一个洁白的、平整的梦。我看
得出了神，心里是静的，思绪空空，却又仿
佛被这无边无际的、安静的降落所充满。这
雪，不再仅仅是身外的景了。它像是从很远
很远的记忆里飘来，又像是从自己生命的
深处，缓缓析出的一种澄澈的沉淀。它落满
了少年的狂放，青年的忧欢，此刻，它只是
它自己，是一种覆盖，一种总结，一种无言
的、宽博的抚慰。它让我想起那些逝去的人
与事，也都这般，静静地沉入了生命无声的
厚雪之下 ，不喧哗 ，却自有其沉甸甸的
分量。
  这静默的观照里，却忽地牵出另一幅
雪景来。那是许多年前，在故乡村头的河
岸，在纷乱的雪球大战后，安静下来的一群
小伙伴，眺望着弥河对岸，跃跃欲试着想通
过冰封的河面，滑过积雪到对岸寻奇探幽。
那时天地全然是开放的，河床宽阔，冻冰如
一条青黑的绸带，蜿蜒在无垠的大山之下。
远岸的山影、村落、层林、梯田，都在一片莽
莽的落雪中失了轮廓，融化进浑沌的灰白

里。雪不是一片片地看，而是一堵堵、一层
层地，从天与地相接的极远处，浩浩荡荡地
推涌过来，无声，却有着吞没一切的磅礴气
势。此刻才懂得李峤笔下“瑞雪惊千里，同
云暗九霄”的宏大景象。原是天地以素白为
墨的恣意挥洒，那是一种囊括天地的壮阔
书写，你可以看见雪幕如何一寸寸地浸染
远林，如何一片片地覆盖阡陌，填满沟壑，
人在其中，自觉渺小，却又因融于这洪荒般
的景象而心魂激荡。
  如今栖身这城市，高楼如嶙峋的崖壁，
将天空切割成碎片。雪再大，也只能从这一
方窄窄的窗格里窥见，它落在对面的楼顶、
空调外机上，或是被疾驰的车灯短暂地照
亮，随即湮没在尾气与尘嚣里。那雪像是困
住了，下得有些局促，有些惶然，失去了从
容铺展的天地。常常是未见其全貌，先闻其
扰攘——— 交通的阻塞、湿滑的抱怨、铲雪的
叮咣。雪的本身，那作为天地精魂的存在，
仿佛被这钢筋水泥的丛林稀释、隔离了，只
剩一点湿冷的寒意，和障目般的烦乱。这份
“障目”，不仅隔断了视线，似乎也隔断了心
与那浩渺自然之间最直朴的呼吸。
  窗外的雪，不知何时，已渐渐稀了。那
铅灰的天幕，仿佛被这无尽的飘洒洗得淡
了些，透出些细微的、青釉的底子来。地上
的雪光，却愈发地亮，映得屋里也明晃晃
的。这雪，果真是春天的储备么？我想是的。
你看它那样耐心地、一层一层地铺盖下来，
将一切的裸露、杂乱与伤痕都暂时掩去，给
予大地一个长长的、匀静的呼吸。它是在用
这彻骨的寒，与无瑕的白，为那将要到来
的、喧腾的、斑斓的萌动，积蓄着力量！
  雪，它飘落在生命的每一个渡口，以不
同的姿态，映照着我们不同的容颜与心境。
最后，它落定在这里，化作一个老者窗前无
言的、了然的微笑。原来人生的万千感慨，
到头来，都可以交给一场雪。让它覆盖，让
它消融，让它静静地，告诉你关于洁白、关
于丰饶、关于休憩与希冀的，一切的事。

雪落三重
◎王强

父爱暖了

那个新年
◎王振国

  搬到县城租房的那年元旦，
家里仅有一台老旧黑白电视机，
信号全靠屋顶木棍上绑着的“铁
锅子”接收。寒冬腊月里，那口锈
迹斑斑的“铁锅子”，既是连接童
年欢喜的纽带，更藏着父亲沉甸
甸的暖意。
  元旦当晚，电视台特意加播
两集《西游记》，正是我最痴迷的
桥段。熟悉的旋律刚响起，屋檐上
的“铁锅子”却不给力，画面总跳
出密密麻麻的“麻花”，刚看清孙
悟空翻筋斗，屏幕就变得模糊。我
急得直跺脚，父亲试着拍打电视
机，不料画面直接变成一片“麻子
脸”，声音也断断续续。眼看心爱
剧情卡壳，我忍不住哭闹着要父
亲修理，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父亲没多言语，从老屋墙角
翻出旧木梯，稳稳搭在屋檐边，搓
了搓冻红的手，便一步步往屋顶
爬。元旦的寒风格外烈，吹得他单
薄的棉袄鼓鼓作响，可他毫不在
意，攥着“铁锅子”慢慢挪动，每调
一个角度，就对着屋里大喊：“信
号稳了没？能看清不？”屋里的我
盯着屏幕及时回应，可父亲刚爬
下梯子进屋，屏幕就又变回“麻子
脸”——— 偏偏这时，正演到唐僧师
徒斗妖怪的关键情节，我看得入
迷却突然断了画面，委屈得哭声
更响，寒风裹着哭声，听得父亲心
里发紧。
  他二话不说再次扛梯上屋
顶，重新扶着“铁锅子”微调，奇怪
的是，只要父亲双手稳稳托着，屋
里画面就清晰流畅，他一松手信
号就消失无踪。来来回回爬了四
五趟，换了十几个角度仍无济于
事，眼看第二集即将开播，我急得
拽着父亲衣角，父亲望着我泛红
的眼眶，叹了口气转身再上屋顶：
“没事儿，爸扶着，保准你看完！”
  那晚寒风卷着凉意刮过屋
顶，瓦片哗哗作响，父亲穿着单薄
棉衣，在屋顶稳稳伫立，双手紧紧
攥着“铁锅子”，不敢有半分挪动。
屋里的我盯着清晰画面看得津津
有味，全然忘了屋外的严寒，忘了
父亲还在寒风中坚守。一集《西游
记》播完，片尾曲响起时，我才猛
然想起父亲，跑出门一看，他耳朵
冻得通红，双手僵得快握不住梯
子，棉袄上落着一层薄霜，却笑着
问我：“看完了？看得开心不？”我
鼻头一酸，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只
觉黑白屏幕里的精彩故事，远不
及屋顶父亲的身影温暖。
  如今每逢元旦，这段往事总
忍不住涌上心头。寒夜里父亲单
薄的身影、紧扶“铁锅子”的双手，
藏着他最笨拙也最深沉的爱。后
来聊起此事，父亲总笑着摆手，说
这是为人父母该做的。这份藏在
“铁锅子”与西游剧情里的温情，
早已刻进岁月深处，化作一束永
不消散的暖光，温暖我往后每一
个寒冬与新年。

  记忆中白菜总是廉价的菜。按照
本地固有的习俗，小雪拔白菜。地里该
收的庄稼都已了结，只有菜地的白菜和
萝卜还等待归处。小雪之前在家宅附近
的空地挖一条土沟，深度与白菜的高度
差不多，宽度嘛，能并排两棵或三棵白
菜，长度则视白菜的棵数定。像我们左
近的村庄，种的白菜都是自给自足，一
般不会成为商品，所以数量不会多。
  白菜能做出许多菜品，却上不了
大席。一旦入得了席面的白菜定是经
过某一位高厨的运作，把白菜做出了
不是白菜相貌、味道的菜品，大概还有
一个好听的名字。老厨白菜算是很朴
实的名称了。白菜还能以另一种保留
其本色的方式入席，即把白菜叶切成
匀而细的条儿，经过腌制，装入小碟，
搭配在挤满大盘海碗的桌面边缘，一
定有人夸赞：腌白菜好，爽口解腻！
  当下在种植白菜的乡间，家里来
客人了基本不会用白菜待客。以免客
人去后说，到他家吃的白菜！
  然而白菜是农家院过冬的当家
菜。白菜做法简单，可炒可炖可腌，无
论有无做菜的经验，只要肯动手就能
做一道。最不济就是把白菜洗净切丝，
撒一点儿盐，加一勺酱油一勺醋，拌一
拌就是一道下饭凉菜。在乡村，入冬后
有了闲暇，有面粉有白菜，一家人包饺
子是最具温情的场景。秸秆把一大锅
水烧到滚开，炕也热了，屋里也暖了，
饺子下锅，在开水里上下翻滚，像一群
活跃的白鹅。
  冬日里除了立冬、冬至、腊八、过
年这些传统吃饺子的日子，随时可以
吃白菜饺子。还有一种提升白菜风味
的吃法，是用许多白菜叶把一整只白
条鸡包裹起来放到大锅里蒸。用数小
时的慢火把白菜蒸作熔化状，鸡的肉
用筷子轻轻一挑就离开骨架。如此，白
菜与鸡肉鲜香融合一处，实属白菜的
乡村美味，让人难以忘怀。

乡村白菜

◎白龙刚


